
一
回到阔别 50 年的茨山村，年逾古稀

的王湘赣老人像是跌入了一个充满诗情

画意的童话世界：

一个硕大的小龙虾雕塑屹立村头，

舞动双钳、憨态可掬；134 幢拆除围墙的

庭院，粉墙黛瓦、绿意环绕；4000 余平方

米 的 知 青 广 场 连 着 知 青 书 屋 、知 青 小

院、知青球场、知青菜园，勾起人们对当

年的记忆历历在目；近百亩的荷塘白莲

红莲交相辉映，栈道、凉亭可游可憩，紧

依 着 村 庄 的 沥 青 柏 油 路 ，洁 净 通 达 ，沿

着 它 开 车 十 分 钟 就 到 了 前 往 省 会 南 昌

的高速公路入口；早起的人们将养在稻

田 四 周 水 渠 虾 笼 里 活 蹦 乱 跳 的 小 龙 虾

收 上 来 ，放 上 冰 块 、装 上 车 辆 ，运 往 江

苏、浙江、上海……

茨山村当年是鄱阳县乐丰农场茨山

分场。乐丰农场原为福州军区江西建设

兵团第六团，先后接受上海知青 2000 余

人、景德镇知青 600 余人、本地知青 600
余人，其中茨山为第五连连部，居住知青

300 余人。王湘赣就是其中的一名上海

知青。

1998 年乐丰农场改为乐丰镇，茨山

分场改为茨山村。

田地相对宽裕的茨山人祖祖辈辈靠

农田求温饱、靠稻谷增收益，也被牢牢系

在田畈上，总是跨不进富裕的门槛。

令老知青想不到的是，短短几年，茨

山村人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5388 元一下

子跃升到 2020 年的 31236 元，成了鄱阳

县乡村振兴的产业振兴示范点。如今的

茨山村除了“知青村”的外号，还有一个

远近闻名的别称——“稻虾村”。

二
2017 年，尚未脱贫的茨山村被鄱阳

县确定为该县第一批秀美乡村建设试点

村。

尽管县乡支持，道路畅通了，环境改

善了，但产业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茨山田地相对较多，但死守农田虽

温饱不愁，却致富无望。面对村里最丰

富 的 资 源 、最 大 的 希 望 ，茨 山 人 只 能 望

“田”兴叹。

早 年 家 住 近 江 河 ，识 得 龙 虾 智 慧

多。“在稻田里养龙虾，一水两用，一季稻

两季虾”，村支书黄信文见的世面多，在

电视和手机微信里看见过潜江等地稻虾

共作的做法，冒出在田里做“虾”文章的

念 头 。 但 当 他 上 门 劝 导 大 家 在 田 里 养

虾 ，通 过 稻 虾 共 作 增 加 收 益 、脱 贫 致 富

时，村民都觉得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黄信文一边动员村里几个条件好、

思想活的农户带头，一边带着村干部先

学先试。他自己带头承包了 30 亩稻田，

用“三顾茅庐的诚意，孔明借箭的智慧”

引来稻虾共作技术，仅 2018 年收入就达

十万余元，引得村里人刮目相看。

黄信文趁热打铁、因势利导，给大家

算起了经济账：一亩田种庄稼，扣除成本

收入只有 500 元，而养小龙虾收入 4000
元左右，是过去的 8 倍。稻虾共作，能点

“田”成金，在家门口的田畈上长出“富裕

花”。于是，当村里组织去湖北潜江学习

养虾技术，还重金请来技术员时，很多村

民坐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

贫困户徐冬春，父亲过世早，弟弟常

年神志不清，老婆疾病缠身，一家五口的

重担压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上。这个勤

快的庄稼人不甘心与贫穷为伍，学起了

养虾技术，2018 年靠种稻养虾，收入过十

万元，与贫困挥手说再见。

50 多 岁 的 熊 国 和 当 年 反 对 稻 田 养

虾，嗓门最大、吵得最欢，还曾经为此上

访告状，后来一口气承包了 60 多亩田，收

入 20 万元，成了稻虾共作的示范户、土专

家。

村民姜飞龙，前两年只承包了 20 亩，

去年一下扩大到 106 亩，收入超过 40 万

元，成为全县稻虾种养的典型户，还到外

村传经送宝。

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到“唤起

农户同心干”，全村 134 户几乎家家吃起

了“稻虾饭”。如今一亩田的租金已达到

500 元，是过去在一亩田里汗流浃背辛苦

劳作一年的收入，茨山村 4000 亩稻田因

养稻虾成了“香饽饽”，成了抢手货。

昔日贫瘠的水田开始流金淌银。

三
稻在水中长，虾绕稻边游。稻香虾

肥、相生相贵，茨山人构建稻虾共作的生

态系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订货

学技的外地人也纷至沓来。

鄱阳湖米业公司在江西鄱阳工业园

区投资办厂的同时，在茨山村建立了育

秧和育（虾）苗基地，他们看好茨山。

在浙江慈溪创业的乐丰人盛梅松放

弃了在外跑味精销售、年薪 20 万元的收

入回到了家乡，种养龙虾 200 亩，拉开了

大干一场的架势。

同样在外创业的肖立冬，毅然放弃

了过去的生意，一人承包了 180 亩田，把

根扎回了家乡。

村里建起了小龙虾交易市场，成立

了小龙虾生产合作社。茨山人不满足单

一的稻虾种养，几乎家家都购置了插秧

机、收割机，还有既能喷药又能施肥的无

人机，大家开始走出去承揽机械化农业

业务。小龙虾也通过线上线下卖到了上

海、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地，很多远

在千里之外创业的鄱阳人和老知青在餐

桌上能吃到家乡的美味，分享到家乡的

幸福。上饶市人民政府把首届鄱阳湖龙

虾节办到了茨山村。鄱阳县委、县政府

出台了关于发展虾蟹产业的扶持政策，

计划到 2025 年全县养殖 20 万亩，并引进

湖南长沙文和里生态美食城开工建设，

茨山将成为小龙虾重要供应基地。

黄信文告诉笔者，鄱阳湖米业公司

决定今年投资 1.6 亿元建设智能化稻虾

育秧育苗，延伸稻虾产业链条。

茨山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交易、物

联网服务，休憩时也过上城里人生活：在

知青公园散步徜徉，在文化小院书墨留

香，在知青广场跳舞歌唱，在文明实践站

观影联网，在人大工作站议事商量……

王湘赣幽默地对知青同伴感叹：当

年辛弃疾写下“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为茨山村他要改为“稻虾村里

说丰年，听取‘哇’声一片”。

因为越来越富、越来越美的稻虾村

茨山会不断给人制造惊喜。

“ 戴 盔 披 甲 舞 长 须 ，刀 剑 随 身 一 勇

夫 。 莫 道 弹 腾 方 寸 地 ，自 凭 豪 气 走 江

湖。”茨山，也将同小龙虾一样靠自信闯

出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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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弯弯向南流。

她没有名号，仅仅三四米宽，在任何一

张地图上都找不到。但对于四百多户村民

而言，她的分量举足轻重。

每天清早，家家户户的第一件事便是赶

往河边挑水。河水在桶里上下颠簸，晃醒整

座村庄，接下来，砍柴，洗漱，做饭，喂鸡，种

田，方能陆续开启。村里的每个人都与小河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人们下工路上，掬

一捧水往脸上一浇，疲乏顿减。女人们三五

成群蹲在河畔，边搓洗衣裳，边闲话村头逸

事。孩子们追逐打闹，没一会儿准蹦进河

里，一甩头，水花飞溅。灌溉，淘米，洗菜，浣

衣，洗澡，做酒，样样不可或缺。她抚慰过每

一 个 身 躯 ，精 细 到 每 一 寸 肌 肤 、每 一 根 毛

发。她流淌着一批又一批童年、青年、中年

和老年，每个人从小到大的历程，储存的，忘

却的，在小河的密码库里统统可以找到。

千百年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小河

全方位印刻着村庄的春夏秋冬，记载着历史

变迁与精神传承，把一户户的悲欢离合悄然

眉批，早已超越了“器”的局限，从一个提供

基本生存物料的源头，升华为全村人的精神

图腾。

这是我家乡会昌县庄口镇黄冠村的小

河。在广袤的赣南大地，类似的小河、湖塘、

河湾、港汊星罗棋布。她们流着流着，在地

图上绘出密密麻麻的水系，又悉数被两条大

江收入囊中。一条叫贡江，一条叫章江。两

条大江不弃涓流，翻山越岭，百转千回，终于

在一处河滩一见钟情，依偎北上。

于是，一条崭新的大江应运而生。取

章、贡二字之合体，是为赣江。

水流到哪里，文明的种子就播到哪里。

时间久了，种子破土发芽，开花结果，催生出

自己的城郭。汉高祖六年，在此设县，亦命

名“赣”。从此往后，新兴的城池与章江、贡

江水乳交融，修葺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繁荣

经济贸易，人口积聚渐成规模，逐渐壮大为

郡、州、军、路、道、府治所，升级成沟通赣、

湘、闽、粤等地的江南重镇。

北宋嘉祐年间，朝廷一纸诏书，将孔夫

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瀚派到赣江边，任虔州

知军。这位来自异乡的交流干部兢兢业业，

为这片陌生的土地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

全城百姓留下的最大杰作，是一座楼台。鉴

于“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圮”，孔知州

“伐石为址，冶铁锢基”，将土城改为砖石城，

建城楼于其上。竣工后，孔知州遍邀群贤，

登台论景，绘下一幅《八境图》，即“石楼、章

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

亭、峰山”八景，并力邀大文豪苏东坡题诗。

苏大才子并未亲临现场，单凭超乎寻常的想

象力，便将图中八景一一赋诗，挥毫而就《虔

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尽管东坡先生多年后

终于实地鉴赏，发出“前诗未能道出其万一

也”的遗憾，但这万分之一也足以名留青史。

此处，便是章江与贡江的邂逅之所。此

楼台，便是八境台。

天地静穆，远山微茫。舞台的中央，唯

有倒“丫”字形的三条大江。其中两条一左

一右，领头的浪花倏忽一跃，壮阔合流，绵延

北往。远远望去，烟波浩渺，草木蕃丽，薄雾

淡抹，水天相接，绾连起两岸的田野与山峦，

好一幅秀丽天成的水墨画。每当登临八境

台，都遇见清幽殊绝的三江合璧。它们远非

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把身上携带的无数沧

海桑田和千百年来积淀的民俗、文化、传统

合而为一，激荡出丰厚的生命之道。

或许是一座八境台略显孤独，上天又沿

章江上溯几百米，赐予一座郁孤台。因坐落

山顶，以山势高阜、郁然孤峙得名。虽然始

建于唐代，但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偶遇辛弃

疾。

南宋淳熙二年（1175 年），这位中国文学

史上难得的文武全才被朝廷急调赣州，仅用

时三个月，便平定茶商军起义。胜利并没有

让他沉醉，他依然牵挂着北国家园，无法放

下收复失地的抱负。郁孤，这个伤感的词，

与稼轩心有戚戚。于是在赣州期间，稼轩成

了郁孤台的常客。他时常独自登临，凭台远

眺，静观章贡二水环流脚下，滚滚北去。翌

年，他奉调京西转运判官，赴任途中，在江西

万安县造口触景生情，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

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

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

余，山深闻鹧鸪。”把名不见经传的郁孤台，

拽上了与八境台平起平坐的高度。

文学史上合称“苏辛”的两大词匠，先后

把才华播撒于赣江之滨，难道是一种巧合？

他们也根本无法预料，不经意间的一次创

作，竟然联袂创造了一条时代久远、文脉兴

盛的古城墙之路。这条全国最为完整、全长

3668 米的宋代砖城墙，从八境台到郁孤台，

从东坡到稼轩，从《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到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间耸立着王安

石、朱熹、文天祥、周敦颐等一众先贤，集宏

伟壮丽、古朴蜿蜒、文章锦绣、听涛拍岸于一

身。徜徉其间，城外一江清水兀自欢腾，远

处田舍烟云飘渺，近处街坊鳞次栉比，有宋

一代的文化气息氤氲密布，江风徐徐，鸥鸟

翩翩，涛声阵阵，直教人有千重感慨，万种神

思。

从此往后，一股厚实的文脉强力注入赣

江。

赣江昂然北上。

穿越庐陵大地。收孤江、遂川江、蜀水、

禾水、泷水等支流。在巍巍城郭下，她默默

注视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

的代际传承。在白鹭洲书院旁，她静静聆听

着朱熹、周敦颐、程大中、邵雍、张载、程颐等

儒学大师的传道授业。在出城的驿道边，她

轻轻目送了“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

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

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孑然赶

考和荣归故里。在青原山上，她牢牢记住了

黄庭坚、杨万里、周必大、王阳明、徐霞客、罗

洪先们的伟岸背影和珍贵墨宝。她陪伴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

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永乐大典》

主编解缙的发奋苦读和茁壮成长，印刻了他

们初出茅庐时的青涩。她倾力守护着三千

年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新干大洋洲程家

商墓遗址上熠熠生辉的 1300 余件青铜器、玉

器、陶器、原始瓷器，江南罕见……

穿越袁州文明。纳袁水、肖江、锦江等

支流。韩愈于袁州刺史任上释奴婢、重教

化、仰山为民祈雨的勤政身姿，和“莫以宜

春远，江山多胜游”的豪情壮志，都荡漾在

她的心头。郑谷、王榖等人燃起的晚唐诗

坛最后一片惊艳霞光，始终倒映在她的明

眸中。成百上千的书院、书屋、精舍、讲堂

传出的朗朗书声，一批又一批读书郎悬梁

刺股的沛然文风，“袁州进士半江西”的声

名籍甚，均氤氲于她的发肤。山水佛踪聚

垒起的梵天佛音——道一禅师弘法宝峰，首

兴禅宗丛林；怀海禅师住锡百丈，设立天下

清规；慧寂禅师创宗仰山，散开禅宗文化本

土化后第一叶，令她深深陶醉。在她的血液

里，深藏着汉之袁京、晋之习凿齿、唐之彭构

云、宋之彭愈等隐逸高士的基因……

穿越豫章故郡。她见证了滕王李元婴

刚刚下榻豫章时的心理落差，以及江南第一

名楼的 29 次修葺。她欣赏了太多次“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品味了无数

回“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的帝

王悲凉。她见识过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千军

万马，如何让杏花楼上宁王宠妃的花瓣，抖

落得异常剧烈。她受教于陆象山、王船山、

欧阳永叔的高谈阔论，也领略了徐孺下陈蕃

之榻的名士风流。在她的记忆里，公元 675
年重阳节，高规格的重修竣工宴上，官员、富

绅、名流、文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场景依

旧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个白衣翩跹、脸色微

醺的王勃，踉跄之间笔走龙蛇，满纸繁丽的

《滕王阁序》顷刻写就。还有那位戴着斗笠

的八大山人，和他的枯枝、怪石、残山、孤鸟、

单鱼，如何一步步走向辉煌，化作不朽……

穿越浩渺鄱湖。和赣江一样，这片享有

长江“双肾”之一美誉、控制着流域与长江水

量吞吐平衡的鄱阳湖，也一望无垠。远方，

薄雾缭绕，湖阔波渺，淡定、安详。从鄱阳湖

饱经风霜的明眸中，她看到的是一个个孩童

长成壮汉，接过父亲的渔网，捕捞起人生第

一网鱼虾；是一个个借船而过的外来生命，

或神采奕奕踏上追梦征程，或萎靡失落低头

不语；是少帅周瑜操练水师，为大气磅礴的

赤壁之战运筹帷幄的意气风发；是刘裕大破

卢循，为帝位稳步前行的坚毅神情；是朱元

璋与陈友谅荡气回肠的水战，以及“随水捕

捞”的不二圣旨……

一路上，赣江及其大小支流溪河，滋养

着一蔸蔸稻谷，抚触着一座座山脉，托运着

一艘艘航船。八万多平方公里后，方才张开

双臂扑向长江。这个气场强大、气韵悠长的

母体文明，用她的宽阔尺度、宏大体量、广袤

结构和瑰博功能，用她刚刚反哺完雅砻江、

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沅江、湘江的余

温，继续反哺赣江，让赣江的源流元气绵长，

韧性十足，也让内敛醇厚的赣鄱文明，孜孜

濡染长江下游的城镇村庄，在与中华文明其

他子系统的碰撞中升华、永生。

并非每一滴水都淹没于母体。她们既

溶解于母体，又维系着自身的独立。水是有

记忆的。她们博杂的基因里，涵盖了经过的

每一寸土地，她们充盈的血液里，蕴含了流

淌的每一处文明。于是，赣鄱大地因为赣

江，傲然挺立于江南西道。

儿时乡村，鼠多为患，在我们那儿，几乎

每家每户都会养猫。当然，不是养乖巧萌宠

的情感需要，而是圈养野猫，并将其驯为捕

鼠能手。

野猫中有一种黑猫，身形像狸，外观如

虎，毛柔而齿利，擅攀能辟邪，古时富贵人家

大都有养黑猫或摆放黑猫饰品的习惯。“黑

将军”是在我七八岁时，被姑婆领进家门的

一只黑猫，也是我家养的最后一只猫。

人猫初见，不过大人一只巴掌大小；眼

睛狭长，似乎怎么睁也睁不开；舌头常抵下

腭，将嘴巴支楞得一开一开，仿佛婴儿在寻

母亲的双乳；寻不着乳汁，便将头左拱右拱，

并辅以又尖又娇的“喵~喵~”声，弱弱喊叫，

当真可爱。

半年过后，在姑婆的精心照料下，摇摇

摆摆的小可爱长大了，尾长腰短，目光如金

银，虎虎有生气。因它超强的捕鼠能力，我

们封它作“黑将军”了。每每抓到老鼠，“黑

将军”并不着急吃，而是用小鱼一样的整齐

牙齿咬上一口，然后不停用爪子“挥打”“玩

弄”，直至老鼠不再动弹，才皱皱鄙夷的眉

头，去寻找下一个猎物。看着它悄然又傲慢

地从身边走过，我总疑心自己看见的是一只

沉默咆哮的猛虎。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话用来形容“黑

将军”对姑婆的状态再恰当不过。看看，只

要一见姑婆，它的眼睛就像是涨了潮。它将

尾巴竖得高高的，不停用嘴去蹭姑婆的裤

管，边蹭边爱的魔力转圈圈。可是，天知道，

在姑婆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不仅无视

“黑将军”的讨好，还一反常态对过去无比宠

爱的它实施冷暴力：白天不再叫唤，睡觉时

赶它下床，就连每日的喂食都全部交给弟弟

们囫囵对付。

猫是天生高自尊的物种，从来有强烈的自

我，实在做不到摇尾乞怜。在短暂的不知所措

后，“黑将军”将脊背一拱，胡子一抖，开始远离

姑婆，主动站到了那条看不见的鸿沟彼岸。

子夜如霜。发情的“黑将军”实在是太

过可怜了：它一边不顾形象地随地排泄，以

散发味道吸引母猫；一边又拼命舔食自己的

排泄物，以拒绝那些被吸引者的到来。许是

怕吵着姑婆睡觉，它强忍着身上的不舒服，

攀上屋顶，放任身体在瓦片上打滚，用婴儿

般的啼哭声哀哀叫了一整夜。姑婆其实是

心疼它的，小草叶尖还挂着夜晚魂魄的珠光

呢，她已然起身去镇上寻来兽医，帮“黑将

军”做了绝育手术。

“黑将军”到我家的第九年还是第十年，

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它离家而走那

天，窗外一丝风也没有。没有风，天地陷入

一片死寂，让人心里惴惴难安。家中，那台

从未出过毛病的棕色座钟，突然坏了。姑婆

将旋扭器置入锁孔不停扭转，用手指气急败

坏拨动时针、分针、秒针，座钟始终一言不

发，拒绝给姑婆“当当当”的整点回应。

后院葡萄架下，姑婆窸窸窣窣，将座钟

的锁心掩埋，边掩边说：“猫将死时，会把自

己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唉，该是‘黑将军’到

年头了。其实，我真喜欢它哇，我只是没想

到成年后它的脸，跟晓 H（姑婆最爱的第二

任丈夫，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和平离婚）越长

越像，每次面对，心绪翻滚，却还是舍不得将

它送走；座钟是晓 H 留下的唯一物什，猫走

了，它也就不响了。”

只需轻微改变尾巴的位置和高度就可

使身体获得平衡的猫，也许是这世上最具灵

性的动物了。在埃及，猫被认为是离上帝最

近的圣兽；在欧洲，猫跟中世纪的许多女巫

传说联系在一起，传说一个女巫能借用一只

猫的身体九次，穿过白昼黑夜，看透生死轮

回，因而猫也就有了九条命；在中国农村，一

直流传猫能看见鬼魂，出殡时安排人守夜，

守夜人常提防着不能让猫们跳上棺木。

“猫，目睛暮圆，及午竖敛如线。”《酉阳

杂俎》里猫瞳孔会随时而变的记录，我从来

也不敢一验真假。我害怕注视猫的眼睛，那

双明明知道很多却从不显露端倪的猫的眼

睛。我一直认为，猫的眼睛其实是催眠大师

法力无边的法器，人一旦被施法，将跟着蹑

足走过的猫步入另一个世界，仿佛跌落时间

悬崖的一侧，来不及发出半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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